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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 风

它让落叶有了身份证，也让庄
稼有了主心骨。

是的，它乐意与乡村结缘。
来时，是对田野无微不至的关
怀。去时，是对农民们大好收成
的祝福。

它无声，让万物慢慢调节
自己的声带。它有色，让万物
尽情绽放自己的风采。我也愿
意被它吻上，然后沉醉，渐入
梦乡，那是伸手就可以摘下果
实的地方。

秋 雨

那 一 丝 丝 凉 爽 与 坦 然 降
落，不知不觉就与夏末的余热
交接了。

秋雨其实是一种处事的态度
与人生经验，不亢不卑，不急不
躁，稳稳当当，踏踏实实。在每
一条道路中，在每一个村庄里，
在每一朵花蕊间，在每一棵草尖
上，在每一缕炊烟下，曾经的汗
水与辛劳历历可数，曾经的忧愁
与欢乐回味无穷。

而静静地聆听，何尝不是一
次记忆里的重逢与咀嚼。

细数窗前，心房里曾经涌
动的倾诉渐渐已回归宁静的本
色 。 那 个 人 ， 那 件 事 ， 那 段
情 ， 不 由 分 说 ， 早 已 刻 骨 铭
心，无可替代。

那么，秋雨阵阵，我可以信马
由缰驰骋而去，奔向诗与远方!

那么，无语时刻，梦醒时
分，焚香净手，隔开世俗，我有
一壶酒，足以慰风尘。

秋 阳
它散发的金光是免费的，它

给出的爱抚是免费的，因而它的
无私是显而易见的。

田野、村庄、树木、大地、
天空、海洋，将爱的、正爱的、
不爱的，它都不会嫌弃，它还是
照样给你温暖的怀抱。

岁月的流动，需要这样的节
奏和程序。人生的行走，需要这
样的善良和美好。

胸怀，就是境界。而性格，
决定了不经意间的成败。

生命中，融入了秋阳，应该
是欣慰和无憾的，应该是诗意和
令人羡慕的。

秋 水
它的冷静，它的安稳，使得

大地更加深沉。

秋高气爽，白云与蓝天互相
拍照；田野与金黄互相叙说。弯
腰收割的人，使得稻穗浑身有了
力量。远方不再遥远，炊烟喊回
来更多的人、更多的事物。归途
或漂泊，都是命运的安排。

只有秋水一直在等待，等待
那个值得等待的人或心境。大雁
南飞，鱼儿深潜，我露出的空白
一览无余。

秋 夜
是的，所有的凉意，被一轮

皓月提着。城里的马路不慌不
忙，乡下的村庄慢条斯理，梦开
始渐渐有了着落。

秋虫在吟唱人生的某个段
落，秋叶在梳理自己的下一个归
宿，秋水在制定最后的生命走向。

寒夜即将来临，而我在这个
秋夜，必须果断把自己交出去。

秋 实
春华、秋实，这是对耕耘的

褒奖，也是对收获的肯定。是规
律，也是定律。

没有汗滴禾下土的勤劳与坚
持，就没有硕果累累的喜悦与
分享。梨园飘香，高粱结实，
稻穗沉稳，大豆饱满，菊花芬
芳，溪水清澈，高山挺拔，大

地与天空，平分最美
的秋色。

秋虫唧唧，秋月
朗 朗 。 秋 阳 高 照 ，
秋风送爽。每一个
脚印都是对道路的
回答，每一个星辰
都 是 对 宇 宙 的 点
赞，每一个日子都是
对生活的诠释。

那么，就让我们握
住每一片叶子，守住内
心的感恩。

那么，就让我们摊
开自己的手掌，展示摘
取的光芒。

回归秋天
季川

孬子 50 多岁，孑然一身，无牵无
挂。他无所事事，整天坐在石板上看人们
早出晚归，夏天不知道热冬天不知道冷。
有人经过，他口齿不清地发出“哦噢……
哦噢”声，算是与人打招呼。不过没人理
他，在大家眼里，他不过就是一块坐在石
板上的石头，谁有神气跟一块石头打招
呼？倒是有几个顽皮的小男孩经过，冲他
做鬼脸，朝他扔一个石子，泼点水，打掉
孬子的傻笑，然后迅速跑开。看不到人，
孬子就抬头看树，看密密匝匝的赤楠叶和
星星点点斑驳的阳光在他头顶争夺地盘。
夏天，雷雨来了，孬子还是傻傻地坐在赤
楠树下，咧着嘴看人们慌慌张张地往家里
跑。孬子不跑，他没必要跑，他没有晾晒
的衣裳和稻谷需要收拾。

孬子不愁吃穿。除了队长和村长时不
时将大米和食用油送到他家里去，把城里
人捐赠的衣物拿来给他穿，村民其实并没
有忘记他。但逢村里有红白喜事，杀猪请
客什么的，就会有人端着大碗肥腻的红烧
肉甚至整条烧好的鱼给孬子吃。孬子这时
候一点都不孬，他帮忙丧事人家守夜，大
把大把将糕点往口袋里装。他看见接新娘
的车子停在村口，新郎下车背新娘，他就
把手伸得老长，索要喜糖和香烟，一点不
手软。直到有人拿一串点燃的鞭炮扔在孬
子面前，孬子才惶恐地跑开，一步一颠
的，十分滑稽。

孬子以前不孬，而且差点结婚了。孬
子是因为青梅竹马的那个女孩离开他才变
孬的。女孩和孬子从高中就开始谈恋爱，
后来女孩去浙江打工，跟孬子就断了恋爱
关系，嫁给了一个浙江人。女孩结婚那
天，挂着浙字牌照的接亲车队像一条长
龙，连绵不绝的鞭炮声几乎要把村庄炸
翻了天。也就是那天，孬子开始疯掉
的。那个女孩结婚后生了个非常可爱的
宝宝，不过几年后她跟浙江人离了婚，
再嫁到安徽安庆。女人每隔两三年就回
一趟娘家，她看见孬子，跟我们一样，
对他熟视无睹。有一次，女人看看四周
没人，从车里拿出一些橘子苹果什么的
递给孬子，还给孬子几百块钱。孬子早
已经不认识人了，当然也不认识她。孬
子只知道咧着嘴，“哦噢……哦噢”地傻
笑。女人把水果和钱放在孬子坐的石板
上，然后转身钻进小汽车离开。女人在
倒镜里看见风把那几百块钱刮跑了，孬
子也不知道捡起来。镜子里的孬子越来
越远，女人握着方向盘，公路两边的树
木和山丘在镜子里淹没了女人的故乡。

有一天晚上，一个收购茶叶的外地老
板被孬子吓得魂飞魄散。不知情的老板说
你们村口有鬼，以后再也不来收购茶叶
了。他不知道那个“鬼”是孬子。村庄绝
大多数日子都是安静的，村口有小桥流
水，毛竹和石板路，还有孬子和一条狗。
孬子就像一尊石像，白天坐在村口，晚上
也坐在村口，一动不动，不知道的人真以
为他是个鬼。

孬子今年真做了鬼，死了。人们把他
所有的衣物和家什拿出来焚烧。事实上孬
子没有一样值钱的东西，三婶还是捏着鼻
孔，一件一件把孬子的衣裳抖一下再丢进
火堆里。突然，三婶手中破旧羽绒服里掉
出同样一个破旧的皮夹。三婶弯腰捡起皮
夹，皮夹里什么也没有，只有一张照片。
照片是孬子和那个女人年轻时候拍的，孬
子英俊潇洒，女人美丽动人，两人偎依着
坐在村口的石板上，抬头看着天。天空蓝
天白云，很美，很美。

孬子
谢光明

起初离开营地时，只觉得刚探
出头的朝阳轻飘飘地照在身上，水
雾柔柔地笼罩在身体四周，睡意漫
漫，顺着脊背，漫过了我的眼神。
我睡着爬完了山。

每一脚都仿佛踩在云朵上，只
觉得浑身软绵绵的。每一次挪动
都是来自灵魂的轻颤。我感受着
呼吸间的韵律，只是顺着自然节奏
轻轻摇动着，哪里分得清西东。

朝起雁荡，我是一滴珠露。
清晨的风儿从未如此轻盈地穿过
我的身体。我知道的，就像我们
生而知之的，群山永远卧在那
里，守护着多情的流水。我尝试
弯腰去拾一枚枯败的落叶，它却
只是像被风儿吹起，滑过我指尖
的念想。当身旁的林木将我拥在

一起时，我才发觉到，自己已经
被顽皮的秋风一路推着，直步上
雁荡了。

古人眼中的雁荡向来是美不
胜收的，不少贤人骚客攀缘而
上。他们注定享受各自独特的遭
遇，但我是被睡意卷上来的，便也
只是看个寂寞。

秋意浓，浓在远方。而在秋
风耀武扬威般的恫吓下，一棵高大
而干瘦的树木瑟瑟地缩成一团。
我停下来，企图触摸以安抚它的恐
惧，然，竟是一截枯木，一截徒有结
实的外表，而内部早已千疮百孔的
枯木。不想说，它们是空洞的，我
也是空洞的，莫非我们都是傲骄的
空心草，一旦遭受忽来的更迭便裂
成两截或扑倒在地。

溪水由远而处，在我耳边低
语着，附炎趋势的虫鸣应和着，它
们时刻环绕着我；那么多欢欣，想
必，它们要把我永远留在这里。
可我还是感到些许无趣，春花已
去，最想见的秋实也需一个月的
光景。怪石嶙峋，只嶙峋它自
己。幸有大龙湫的秋风，如狗尾
巴草一般，时而不时地钻进了我
的鼻腔，“啊且，啊且”，全是秋的
味道……

一阵嬉笑过后，起伏的山峦
觉得我也是无趣，七弯八拐，一溜
烟将我卷到了灵溪。我抬头眯起
眼，正是老师整理队伍的时刻，一
边示意队友，心中却没由来地想起
那秋风，它应该还寂寞地徘徊在雁
荡山上吧，年复一年，永无止息。

雁荡山游记
吴翔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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